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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引擎，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命题刚刚起步。从2004至2015年的文献研究现状来看，学界目前对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还未形成统一的界定，主要侧重对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不同要素进行考察，包括技术创新要素、内容创新要素、体制创新要素、集群创新要素等，这四种不同层次的能力要素由内向外，依次对文化产业创新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的来看，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目前较为零散，尚未形成系统性，未来的研究必将着眼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要素体系与能力框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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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cultural industri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has become a national strategy.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s still a new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From literature research status view of 2004-2015,now there isn’t an uniform definition abou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current cultural industry circles focused on culture industry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city of different elements for investigation ,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ontent innovation, system innovation and cluster innovation, and these four different levels of ability element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impact on cultural industries. Over all,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s more fragmented and do not form a systematic , so the research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bility of cultural industries will pay attention to its construction which is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y and competency framework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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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的必要性

随着“十三五规划”的出台以及“互联网+”思维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将进入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与国家法治层面。并且国家政策层面对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注，使得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的理论命题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一）国家文化政策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提供制度诉求

    近十年，国家高度重视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不但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还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制度，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营造了一个健康的宏观环境，更好更快地推动着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发展。实际上，在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文化与科技融合，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已成为文化产业政策的热点。特别是2012年6月《国

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的颁布，预示着文化科技创新能力被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国家试图抓住大数据的历史发展潮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抢占文化产业的制高点，为文化产业发展赢得新机遇。

  根据2015年度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拟支出项目汇总统计，财经部下达的50亿文化产业专项资金中，涉及到多个利用科技创新改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文化产业的项目。同时，笔者对国家颁布的文化相关政策（2004年-2015年）进行了统计，在625部文化政策中，与科技创新及科技创新构建密切相关的文化政策大约有44部（宏观国家层面14部、中观行业领域21部、微观中小型企业9部）。下面，通过对文化政策中与科技创新能力相关的（2004—2015）关键词提取，采用定量研究来说明国家政策对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关注。如下图所示，在625部相关文化政策中，“科技”（技术、科技、科学技术）一词在政策中出现频率高达6520次，充分说明国家对于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数字化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能力，数字出版、数字媒体等新兴行业在迅速崛起，政策对于数字化发展的高度重视体现在“数字”一词出现的高频率（达3236次）；创新作为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理念，在政策中出现1845次左右；同时，国家也针对人才、信息化等方面给予相当大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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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文化产业政策中“科技创新能力”相关要素出现频次

  此外，通过对“文化科技融合”“移动互联网”“研发”出现频次的统计，我们可以发现，国家文化政策层面对科技创新能力的关注度日益提升。由图2可知，文化科技融合在2012年正式被纳入政策体系，2014年持续受到关注；并将移动互联网及时写入文化政策中，注重互联网技术对文化产业的牵引作用；而在总体趋势上，“研发”一词出现频率逐年攀升，国家对文化产业科技研发投入也在加大，推动了整个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政府通过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利用技术创新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发挥了文化产业低污染、高附加值、高就业率的优势，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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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4—2015年文化产业政策关键要素出现频次

  实际上，国家不仅在宏观政策上加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建设，也注重各个细分行业的科技创新，将文化科技政策落实到实处。2014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针对新闻出版业，颁布《关于推动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加大财政对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将其纳入中央文化产业专项资金扶持范围，增强数字化时代的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二）文化和科技的融合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提供现实基础

文化与科技融合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势。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本质是通过科技创新突破文化产业原有的生产、消费方式，实现变革产业结构、融合价值产业链的目标，[2]进而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格局。文化科技融合存在两种状态：一是利用高科技的迅速发展态势，将科技巧妙地融入到文化中，促进传统文化产业发展；二是将丰富的文化内容融入到科技载体中，培育出新的文化业态。
文化与科技融合塑造新变革。首先，文化和科技融合产生新的经济体业态——文化产业。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念，创新是使生产要素执行新的组合，赋予新的功能，产生新的生产形式，因而创造出新的经济价值。[3]文化产业在高新技术的支撑下，以创新为原动力，融合各种文化资源，创造出了新的文化产业业态。其次，文化和科技作为文化产业的左膀右臂，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来源。文化带动创造力的发展，科技影响产品的质量，[4]文化科技融合，促使文化产业产生了新的文化传播方式、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发展样式，使文化产业向着密集型、知识型等创意产业、内容产业发展，让文化科技创新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发力点。仅在2013年，文化科技产业创造的总价值就高达8500亿元，占文化产业总产值的40%，增长速度高达30%，快于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展现了文化科技融合的巨大经济潜力。[5]最后，文化与科技融合呈现加速推进态势，各行各业在文化科技融合推动下蓬勃发展，文化科技创新的应用变成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点。[6]程强、顾新和周全三人在对国外文化和科技融合相关研究文献的整理的基础上，从文化与科技的关系，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发展以及文化创新政策三个方面强调了文化科技融合对文化科技创新的推动作用。[7]基于文化科技融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政府开始实施科技文化“双轮驱动”，两马并驾齐驱策略，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使其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2、 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涵的研究

所谓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是将文化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其它多元创新要素有机融合产生新产品或新业态的能力。根据Elias等人的研究观点，科技创新能力不再仅仅是指一个新产品的诞生或一个流程的静态概念，而是将发明新事物的想法、设计运用到产品中，将创意转换成产品的能力。[8]这种能力能够将文化生产力要素与科技创新无缝隙地融入到文化大生产格局中，催生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服务，推动文化产业态势的演变和发展。

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中国文化产业学界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内涵的研究。根据陈依元的观点，科技创新由若干要素组合而成，包括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战略创新、人才创新、环境创新、理论与方法创新和管理创新七大要素，深化了文化产业的内涵。[9]并且朱云在梳理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媒体产业科技创新因素的构建模型，包括企业资源、组织特质、企业所处周期等十大因素，着重强调了科技创新不等同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是科技创新环节的核心要素。[10]一直以来文化产业界侧重于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包括技术创新的投入、生产和输出，而忽视了科技创新涵盖的其它要素，比如创新战略和管理研发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项目研发的创新精神，政府政策和企业的科技创新绩效的关系等等。[11]二是关于文化企业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臧志彭、解学芳认为科技创新能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链的综合能力，它不仅与科技投入、开发过程、科技产出等要素相关，还与将科技有效渗透到文化产业开发、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的能力有关。[12]冯根福、温军以343家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定量方法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科技创新能力与企业生存、公司治理的依存关系。[13]科技创新能力不再是单一要素，科学技术及其相关的要素变化都会影响科技创新能力，即使长久以来被忽略的文化多样性，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创新能力的层次性。[14]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涵的研究，文化产业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些学者更多地拘泥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内涵发展和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能力要素的分析和构建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伴随文化产业外延的扩展，众多学者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范围开始扩大，对制度创新、人才创新、集群创新、内容创新等有了重新的认识，但是这些要素在研究过程中被零散化，致使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涵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界定。

三、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要素的研究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作为一种复杂的能力体系，从内到外依次受到技术创新、内容创新、体制创新、集群创新等不同要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影响系数依次递减，但是这些因素都不可缺少，“四位一体”共同形成了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学理基础。因此，目前学界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要素的研究可以归纳为技术创新要素、内容创新要素、体制创新要素与集群创新要素。

（一）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内部核心要素——技术创新

    学者们的研究聚焦于将技术创新作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核心因子。技术创新推动着文化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并对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运动规律——“科技前导”规律。 [15]一方面，技术创新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科技创新应用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变革不断地重塑各个传统行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和发展形式。尤其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变革着文化产业的价值链。数字化出版、数字化博物馆、数字音乐等一批科技创新催生文化产业升级出现的产业，丰富了文化产业中的重要部类。[16]数字化的发展影响着传统产业的生产，引领着人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形态、文化广播等方面的潮流。周城雄在研究中指出技术创新推动演绎、旅游、展览等文化产业的转型，促进新旧产业的融合，提高了传统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使文化产业成功地实现了跨行业融合。[17]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催生新的文化产业形态。随着3D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化技术、新媒体技术、物联网、云计算等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创新已然渗透到文化产业的各个领域，在突破传统文化产业的固有界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着新的文化产业业态，尤其新媒体技术带来的产业效应。新媒体技术融合了数字内容和科技创新，是促进文化产业价值链跃升的机理，它通过创新商业模式、理念、产品的组织形式使文化产业不同形态的细分行业进行了跨界融合，改变着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内涵。[18]例如数字电视、IPTV、网络电视、流媒体、即时通讯工具等新媒体形式改变了传统的电视形式和交流方式。伴随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文化产业进入全媒体时代。同时，在大数据网络技术推动了下,网络视听、网络动漫、网络游戏、移动手游等新兴行业也蓬勃兴起。其中网络动漫在技术创新的支持下开始从大边界向小边界发展，从内容单一轨道向“技术+内容”的双轨发展，跨入了新的跃进阶段。[19]在2015年，受科技创新的影响，“互联网+”思维又一次受到极大的关注，“互联网+”思维的倡导是科技转换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新创造。
学者们研究还强调技术创新要素对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影响。马相武指明在完善核心科学技术的基础上，增强文化产品的创造力，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是提高文化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20]众所周知，美英等国家通过掌握核心尖端技术和关键性集成技术，拥有国家竞争力的优势，导致我国文化产业规模占GDP和文化市场份额比重偏低，高科技含量文化产品出口乏力，贸易额为逆差。在影视贸易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好莱坞电影凭借着声音、特效、IMAX等多种技术集于一身的极大优势，以18%的电影数量，占据着中国市场58%的票房收入，巨大的差距说明中国文化科技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差悬殊，科技创新成为影视行业的发展第一引擎。[21]加快文化产业科技创新，提高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也是抵御文化霸权的有效手段。

（二）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部本质因素——内容创新

内容创新作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部本质因素，是文化产业向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发展的必备要素。根据田川流对内容创新的研究，得知内容创新包括思想元素、审美元素、文化元素、科技元素、娱乐元素七要素，这些元素的融合使内容创新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得以延伸，成为科技思维与艺术思维的融合。[22]其中七要素中文化创新是内容创新的核心特征，文化创新不仅是文化内容的激活，更是文化范式革命性的转型。[23]比如印象系列山水实景演出，清明上河图的数字化呈现，都展现了新的文化创新范式对于古老的文化营造出的新价值。如今在“泛媒体”和新媒体的大格局中，更需要内容创新来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其中网络文化和新媒体技术的结合，为文化产业带来了新的科技创新、艺术创造、知识生产等结合点，推动着新媒体的文化变革、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版权经济的创新发展，文化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4]正如黑格尔所言“形式的缺陷总是起于内容的缺陷”，[25]内容创新成为了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文化市场的拓展、文化品牌、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提高，都需要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的发展。

内容创新的另一个核心元素是创意。创意是“新点子”，它具有个体性、独创性、价值性，与创新有着细微的差别。[26]在Choi和Byung-Doo对创意经济、创意、创意产业概念的区别中，强调创造力是创意产业发展的核心和灵魂。[27]创意通过价值基础、转换、分享、积累四个环节作用于文化产业的生产、传播、销售等环节，使创意转化成产业价值。[28]现阶段技术创新周期在快速缩短，而创意能力却没有相应的提高。陈金川在研究数字出版产业的基础上，表明数字出版产业最缺乏的是内容创新、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相融的创意策划能力和转化能力。[29]忽视文化和创意对于创新发展的本质作用，是创意产业发展过程最大的危险。[30]

（2）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外部基础因素——体制创新

关于“体制创新有利于加快文化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的观点，诸多学者达成一致。“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创新”，成为2015年两会报告的要点。体制创新有利于加快技术的扩散，增强技术的应用，并且为科技创新提供一个合理的生态格局。制度创新包括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制度发展要适应科技发展的需求。技术和制度之间具有和谐互动的逻辑关系，二者相互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处于不协同状态，体制创新相对于科技创新具有“滞后性”“时间差”等特点，文化政策没有跟随技术的进步相应地快速调整结构，旧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科技的进步和发展，并且开始制约着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制度创新与技术协同创新成为新的发展需求。[31]同时，郑自立也指出管理体制的创新有利于实现文化产业跨界的融合，能够将先进的文化符号、理念、创意等新元素融入到文化产业相关产业中，促进产业结构调整。[32]如今，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已经抹平了类型分类的特征，奠定了大文化传媒行业的技术基础，构建大文化传媒管理制度是新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红利”。[33]
另一方面，学界研究表明创新管理体制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定位，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自觉时间较晚，政府和企业角色定位不明确，宏观调控过大，反而掩盖了企业的声音。周城武研究指出，领军文化企业缺少，致使文化产业无法实现规模化，而小企业科技研发投入不足，不热衷与高风险的科技创新研发，使得文化企业自身科技创新能力低下。[34]政府要有大文化观和全产业链意识，加快创新管理体制，以政府为引导，以企业为主体，加大对中小型企业的资金扶持，争取构建一个新的创新驱动的管理组织来加强对于科技创新的推进，继而形成政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格局。目前走在中国科技体制创新前沿的城市是上海，上海市政府积极制定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完善科技创新转化和扶持方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着力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实现上海市科技创新能力的新跨越。[35]
（三)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外部影响因素——集聚创新
  集聚创新作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外部影响因素，促使了多种技术的融合，加强了高科技人才的交流，实现了生产链条无缝隙链接，在整合优势资源中的起到重要作用。Yoon 和Currid -Halkett通过对西切尔西群落和纽约同行2000—2012年的发展状况对比，得知西切尔西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的文化资源和地理资源优势，才比纽约同行更具有竞争力。[36]总之，集群创新是新旧两个产业业态的粘合剂，在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催生新兴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二者依靠共性和互补性形成了多个聚合区域，为文化科技创新能力提高了外部环境。

  数字化高端融合是文化产业集聚创新的高级形态和发展途径。雷鸣研究指出，集群创新根植于文化产业，利用科技创新能力将文化和知识赋予以数字化为载体的文化产业形态或者文化企业，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各种要素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合流发展。[37]并且这些企业在自组织演化、地域根植性、创新网络、创新驱动四要素的交融的基础上实现了集群生态化，使科技创新要素成为文化科技园区企业集群生态化的核心动力和关键力量。在文化科技园区中，文化企业之间可以有效地深化文化科技产业链，加快文化科技创新频率与科技扩散速度、缩短技术升级周期，从而提升整个科技创新环境。[38]文化科技园区还应该完善创新体系，增强科技创新驱动，使其向着高层次发展。 

  文化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整体，不仅要注重加强产业集群标杆管理，注重创意和技术发展，[39]尤其是高新区独特的科技创新优势，还要关注除技术创新要素外，集群创新与制度保障、文化资源、市场调节、融资创新其它五要素的紧密关联，只有在六要素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为文化产业营造优质的发展坏境，才能促使文化产业园区成为文化产业的孵化基地。[40]

四、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的评价

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是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与可持续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综上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学界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为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但研究比较零散，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内涵尚未形成系统的界定，关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构成要素的研究也较为单一，缺乏框架性的理论建构。具体来看：

从研究文献的数量来看，直接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文献数量很少。在中国知网，搜索关键词“文化产业”和“科技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动漫”和“游戏”等文化产业行业词语，经过筛选，仅有20篇文献，其中还包括区域、文化企业等科技能力的研究，可见研究资料的缺乏。相反，关于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关系的相关研究则较多。截至2015年12月，经过关键词搜索，高达517篇，每年文献研究总量呈增涨趋势，其中2013年120篇，增幅最大，数量最多。这一数据也恰好说明自2012年后，我国将文化科技创新列入规范性法规之后，我国文化科技创新的发展势头和研究价值的增涨。但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问题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研究内容来看，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学者的着力点在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现状的研究，通过对科技创新能力相关因素的定量研究，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整体不足，在地域上更是呈现明显的东强西弱的不平衡态势。二是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之间互动关系研究：网络文化产业和科技演化关系，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逻辑关系，科技创新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新媒体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关系等。而且，研究突出了科技创新对促进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催生新兴文化业态、优化文化资源配置、深化文化产业生产链、以及引导文化产业集聚的重要作用。三是对于科技创新能力的构建主体的研究，政府、文化企业、文化创新个体都有涉及。但是我国目前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整体脉络以及如何构建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缺席，同时对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要素研究内容也比较散乱，文章大部分只是涉及其中的一个或两个要素，缺乏整体把握和分析。

从研究方法来看，研究文献侧重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缺乏。大多文献运用创新理论、产业集群等理论阐释文化产业科技创新问题，虽然定性研究有一定的优势，但缺少可靠的数据支撑。若在定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数据支撑，在量的变化中发现规律，然后追根溯源，更能说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变迁的机理与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构建的规律。在此方面，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外国学者研究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方法，如Furman [41]、Caloghirou [42]等采用的对国家和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行实证分析的回归分析等方法。

  从研究趋势来看，未来对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研究将着眼于“系统构建科技创新能力要素与能力体系”。能力的构建是建立在要素分析的基础上，科技创新作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内部核心要素，在能力构建中占主导地位；制度创新作为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外部关键性因素，承担着为能力构建建造一个宏观的生态背景；而集群创新作为外部相关性因素，却承担着能力构建的生存土壤。三者相互关联，共同支撑起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研究的理论构架。文化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理论层面的研究，对于文化企业自觉培育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如何从科技创新要素、文化科技管理体制建设、文化科技资金投入、文化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配套措施，努力做出积极的战略举措，真正建构起文化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是我国文化产业持续创新与文化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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